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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荐读人：于志健（山东省威海世昌中学
校长、中国教育报2022年度推动读书
十大人物）

我的2023书单

《品中国文人》
刘小川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这套书共六册，作者选取了先秦至
近代对中国文化有相当影响力的文学巨
匠，为其作传。结合历史资料及诗文作
品，兼以作者纵横古今的哲学思考与剖
析，勾勒出闪耀在中国历史星空诸多文
学巨匠的生命脉络。一个个中国人熟悉
而亲切的名字以蓬勃的生命活力呈现于
读者眼前：志洁行廉的屈原、悠然自得
的陶渊明、浪漫不羁的李白、沉郁顿挫
的杜甫、乐观旷达的苏东坡、犀利深刻
的鲁迅⋯⋯

刘小川被称为“中国传记文学的革
新者”，其传记形式突破了传统的模
式，吸纳了散文、小说、评论等诸多文
体的长处，融诗情、史实、哲思于一
体，将史实嵌入丰富而细节化的文学想
象中，将哲思融入精妙而深刻的评论
中，带读者穿越历史的风云，解读这些
伟大灵魂的生命密码。

《有人将至》
［挪威］ 约恩·福瑟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此书是 2023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约恩·福瑟的戏剧作品集。全书语言简
洁洗练，简单的对白中蕴含强烈的节奏
感与音乐感，大量的留白蕴含着巨大情
感张力。世界尽头阴晴难测的挪威，赋
予他独特的创作风格：自带疏离感的语
言，时空的并置与回旋，如潮水般暗涌
的诗意，将读者带到福瑟的美学世界
中。

作品描写了在干净又与世隔绝的屋
子里，两个人为构建一个亲密关系共同
体而进行不断的对话、不断的撕扯与努
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语言的无
效、个体天然的独立性，人与人之间的
隔阂和疏离的存在，人类的孤独感和被
孤立的恐惧感终究无法消弭。整部作品
以倾听者的姿态关注孤独人生困境，饱
含对匆匆相逢又匆匆别离的人生的悲
悯。

《谈美》
朱光潜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谈美》是朱光潜先生于 1932 年写
的一本美学入门书，本书采用书信体的
形式，虽篇幅短小，却自成体系。文字明
白晓畅，充满真知灼见。开篇从对一棵
古松的三种不同态度入手，厘清“美是什
么”这个最基本的概念，然后循序渐进地
带领读者认知美、欣赏美、创造美。

全书围绕美感态度的特性、艺术与
人生的距离、美感经验与移情的关系、
美感与快感、自然美与艺术美等问题展
开，借由美学，进入人生。朱光潜先生
强调美学的“无所为而为”的特性，期
盼读者将所做的学问、事业当作一件艺
术品看待，从功利的态度超脱出去，不
斤斤于得失，将人生艺术化、将生活情
趣化，进而去实现人生真正的价值。

《曲院风荷：中国艺术论十讲》
朱良志 著
中华书局

朱良志老师是有着理想古典美学心
灵的研究者，本书是他关于艺术理论讲
解的文稿汇编，是中国古典美学入门之
作。这本书没有从逻辑上对艺术理论进
行推演，而是另辟蹊径，从哲学的角度
切入，对具体的艺术作品进行分析，将
中国传统文艺的“精”“气”“神”娓娓
道来。意在艺术理论和艺术作品间建起
桥梁，到鲜活的作品之中寻觅理论的

“歇脚处”；打通艺术和人生之间的通
道，在“美”的世界里寻找人生的智慧
之光。

全书共十讲，讲述了中国传统艺术
中神情、动静、虚实、以小见大、大巧
若拙等技巧方法，以及荒寒境界、妙悟
体验、写意传统中蕴含的美学精神。文
笔细腻独到，很耐咀嚼，通过解读诗词
名句、鉴赏字画金石，向读者全方位展
示了中国传统艺术之美。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吴晓乐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作者通过 9 个故事反映了 9 种各异
的教育模式，家长把自身意志强行加诸
子女，或希冀或失望，或严厉或溺爱，
导致孩子产生了各种问题，多动、虚
荣、胆怯、欺骗、自卑⋯⋯

家长们悲哀地发现，孩子总在偏离
自己设定的路线。教育的过程复杂而艰
辛，家长却往往认为只要付出够多，就
已尽到为人父母的义务。这本书不是给
家长们以答案，而是给出思考和启发。
教育的路，从不曾存在捷径，只有积极
向上的教育才能培养内心光明的孩子，
才能让世界少一些悲剧。纪伯伦在诗中
说：“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他
们在你身边，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
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
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思想。”孩子们
终将长大，他们要走自己的人生之路。

书人访谈

播下“贤善与性灵”的种子

中国教育报：第八届鲁迅文学
奖给《小先生》的授奖词这样写道：

“庞余亮的《小先生》，接续现代以来
贤善与性灵的文脉，是一座爱与美
的纸上课堂和操场。”如何理解“贤
善与性灵”？你是如何将这种“贤善
与性灵”诉诸笔端的？

庞余亮：一开始，我并没有写
《小先生》的打算。我在备课笔记背
面记下孩子们的故事，初衷是想记
录下我在教学中的收获和失误。因
为在老教师的课堂上，孩子们很讲

“规矩”。到了我这个个子小、年龄
小的小先生面前，孩子们的天性就
暴露无遗。第一周我很委屈，以为
是孩子们故意“欺负”我。后来我想
通了，这是因为我的教学能力不
够。于是我就开始记故事了。

《小先生》的第一个故事是《一
个生字》。那时的我，刚学会像老先
生那样，一边在煤油灯下改作业，一
边吊起一只铝饭盒，利用煤油灯罩
上方的温度煮鸡蛋。我想起了白天
犯下的错——有个学生问我：“小先
生，小先生，你说说⋯⋯这个字怎么
读？”我真的不认识那个字。我的喉
咙里仿佛堵着一颗不好意思的鸡
蛋，紧张，惶恐，心虚。我有个优点，
知错就改，而且不想第二次犯下同
样的错误。于是我开始记录学生们
的故事，素材就这样慢慢多了起
来。《小先生》出版之后，有评论家说
我的散文继承了“贤善”和“性灵”散
文的文心和传统，这是叶圣陶、丰子
恺、夏丏尊等从校园走出来的教师
作家前辈的散文之路。我仔细想了
想，这些前辈的书我都喜欢，肯定是
那些“贤善”和“性灵”无意间种在了
我的心里。还有，乡村孩子天生有

“贤善”和“性灵”的种子。比如，我
个子矮，目光多是平视与仰视。乡
村学校的黑板前没有台阶，为了能
看到教室后排，我一边讲课一边在
教室里来回转，孩子们就如同向日
葵般转向我的方向。现在看来，那
些围着我转的目光就是“贤善”和

“性灵”。只要我如实写下来，我的
笔端就有了贤善、性灵之光。

中国教育报：教师担负着一定
的母语启蒙的任务，请谈谈你是如
何对学生进行母语启蒙的。

庞余亮：我理解并且进行实践
的母语启蒙是诗歌教育，因为我本
身就是热爱诗歌的人。在扬州读师
范的时候，诗歌的影响对我特别
大。做了教师，我就用业余时间给
孩子们讲诗歌，比如太阳不仅仅是
圆的，也可能是方的；比如太阳可能
是绿太阳，还可能是黑太阳；比如我
还朗诵我喜欢的诗，海子的诗，孙昕
晨的诗⋯⋯孙昕晨有一首诗叫作

《一粒米和我们并肩前进》，我的孩
子们听我朗读之后，写出了很多有
关米、有关秋天的诗歌。除了诗歌
教育，还有童话教育，这也是母语教
育中最明亮最纯粹的部分。孩子们
读完童话、读完诗歌，眼睛都是亮晶
晶的。他们受到了美好的母语教
育，我同样也受到了教育。《小先生》
这本书中就有诗歌和童话的部分。

中国教育报：《小先生》 中的
文章，处处充溢着爱与温情，这属
于“高于生活”的部分吗？在粗
粝、艰苦的环境下，以审美的眼光
去观察和记录生活，需要怀抱一种
怎样的信念？

庞余亮：不同人看待同一事物
往往有着不同的视角，其实再简陋
的 生 活 也 有 哈 利·波 特 的 9站
台。鲁迅和周作人都写过百草园。
周作人看到的百草园由几棵树、几
个粪坑与瓦砾堆砌组成，但鲁迅先
生笔下的百草园便是发现了那个通
向魔法学校的 9站台：“碧绿的菜
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
紫红的桑葚⋯⋯”一切都是那么迷
人。很多人问，《小先生》怎么把一
所乡村学校写得那么美？这美有没
有存在过？我说，肯定存在过啊，而
且我还见证过。晚饭花开的时候，
我觉得地球的中心就在我们那所乡
村学校。很多人看到的乡村教师生
活是简单的，但在我眼中，那里的爱
与成长是会发光的。我想通过《小
先生》把那 15 年的光储存起来，就
相当于把所有萤火虫放在一起，做
一盏能够照亮乡村学校的灯。乡村
生活中的“命运感”也是凸显的，在

《小先生》里，有很多地方我都做了
减法，当然还是留下了一些无法减
去的“乌云”部分，那是乡村生活的
暗影。但生活总在继续，不管快乐
或者不幸，孩子们依旧要长大。这
就是我无法舍去那些疼痛素材的原
因，正因为有了这些暗影，乡村教育
的那盏灯反而更亮了。我期待更多
有心的读者，在《小先生》中既能看
到灯光，也不忽略那些暗影，因为这

才是真实的乡村教育。
中国教育报：我曾经采访过一

位乡村教师，她谈到乡村的寂静与
寂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寂寞”这个词语在 《小先生》 中
也多次出现——在《寂寞的鸡蛋熟
了》 中你写道：“要紧的是乡村那
排不尽的寂寞，尤其是乡村学校夜
晚的寂寞。”“我和我的十八岁走进
了乡村学校⋯⋯乡村的寂寞，寂寞
中的坚持。”（《晚饭花的奇迹》）
作为当年的“小先生”，你怎样理
解乡村教师的寂寞？又是如何与这
种寂寞相处的？

庞余亮：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
很寂寞啊，只不过寂寞的等级不一
样。《小先生》 是一本写爱和成长
的书，但同时的确又是一本寂寞之
书。乡村学校的寂寞实在太庞大
了，甚至无边无际。因为孩子们下
课就回家了，留下了一个有着梦想
也有着痛苦的小先生。但有白天的
孩子相伴，有夜晚的煤油灯相伴，
有那么多的好书相伴，寂寞就镀上
了一层薄薄的金光，“寂寞的鸡
蛋”总会熟的。这样一来，寂寞就
成了我最丰沛的营养。没有寂寞的
营养，我就会“浮”到生活的表
面，甚至会随波逐流。所以，我想
对那个在学校寂寞的生活中默默写
作 和 教 书 的 小 先 生 说 一 声 “ 谢
谢”，感谢他的坚持。

请孩子们多多关照

中国教育报：还记得你的第一
个教师节是怎样度过的吗？

庞余亮：1985年9月7日，星期
六，我监督孩子们把教室打扫干净，
课桌排列整齐，然后锁上教室门，正
在想我教师生涯的第一个星期天怎
么过，有个老教师隔着窗子叫我，让
我赶快去校长室。我心里咯噔一
下，心想，可能是那个生字的问题，
也可能是班级管理的问题。没想
到，校长跟我说的却是另外的事情：

“到了下周二，也就是 9 月 10 日，是
我们的第一个教师节。”校长说到第
一个教师节的时候，眼睛是发亮
的。校长说：“你是最小的教师，又
是正宗的硬本子的教师，乡政府第
一个教师节庆祝大会，你代表新教
师在乡政府礼堂发言吧。”校长看出
了我的胆怯和紧张，就说：“当你紧
张的时候，你就当那些台下的人是
一棵棵树。从今天起，你就练习对
着树发言。”当天晚上，发言稿的写
作很顺利，写完了，我走出宿舍，看
着校园里的树，想把发言稿读一遍，
但怎么也开不了口。第二天早上，
校长肯定了我的发言稿，还表扬我
的字写得好看。校长的表扬并没有

减轻我的紧张。白天我把发言稿背
熟了，到了晚上，我走出宿舍，在刚
刚升起来的月亮下，对着一棵合欢
树背我的发言稿。教师节那天，在
简易的乡政府礼堂，我代表新教师
发言，只记得整个会场非常安静。
会后，校长笑着说：“想不到你的
嗓门那么大！”那次庆祝大会发了
两只带盖的瓷杯，我到现在还记得
茶杯上的青龙图案。

中国教育报：念师范之前，你
有没有想过当教师？是怎么学会做
教师的？

庞余亮：16 岁那年夏天，我
糊里糊涂上了师范。两年的师范生
活一晃而过，毕业后我被分配回到
了兴化。上师范的收获，就是让我
疯狂爱上了读书和写诗。我那时还
不太懂分配到乡村的意义，就觉得
有拿工资的地方了。当时坐了很长
时间的船才到达我即将工作的学
校，那里没有公路，四面环水。那
时候我还不会做教师，第一节课，
我捧着粉笔盒往教室走，一位老教
师轻声叫住了我，伏在我的肩头，
帮我扣上了衬衫的全部纽扣。他没
有说什么，但我一下子懂了，我是
做教师的，我应该有个教师的样
子。

中国教育报：《小先生》一书自
序的标题是《请孩子们多多关照》，
充满了对儿童的尊重。从你的许多
作品中，都不难看到这样的童年视
角。你是如何理解童年的？

庞余亮：我喜欢夏丏尊先生翻
译的《爱的教育》。他在这本书的序
言中说：“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
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
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这里面就

包含了“人的发现”和“儿童的发
现”。乡村教师有着其他行业难以
体会到的惊喜。学生们在老教师面
前一点儿都不活泼，但在我的课堂
上，他们总喜欢把积压的调皮和灵
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他们心中，
我可能更像一个喜欢读书、喜欢给
他们读诗、陪他们踢足球的大哥
哥。他们把我根本想象不出来的、
充满童真童趣的故事“送”到我面
前。童真和童趣实际上是人生的原
点，忘却原点的人就像一条河水由
清澈变得浑浊。我喜欢拥有童年的
孩子们，喜欢孩子气，喜欢用孩子的
童年校正自己人生的准量。我很庆
幸当年能在一所偏僻的乡村学校教
书、阅读和写作。虽然清苦，但规矩
少些。孩子们像原始森林一样为我
的生活提供了养我性命的新鲜空
气，这也成了我的儿童观。

书让我成了“远方的人”

中国教育报：“书让我变成了另
一个人，这个人不再是我们村庄的
人，而是一个远方的人。”“‘乡村
暴力的种子’一直没有在我身上生
根发芽。这个奇迹的发生，首先要
感谢读书，是愈来愈多的好书，让
这 颗 ‘ 种 子 ’ 没 有 了 生 长 的 机
缘。”你在接受采访时多次提到读
书对你的影响。请问阅读之门是何
时向你开启的？对你的成长产生影
响的有哪些书？

庞余亮：11 岁那年，我躲在草
垛里用两个小时看完了从本村同伴
那里软磨硬泡借来的《青春之歌》。
囫囵吞枣、连蒙带猜，看完这本书的
结果有三个：一是挨打了，二是全身
都是草垛里的虫子咬的斑点，三是
我的身体既不疼也不痒，林道静和
余永泽的故事让我战栗不已。书让
我变成了另一个人，爱上了读书，也
就爱上了写作。虽然在基层写作是
相当艰难的事，虽然我们面前是平
庸而重复的生活，虽然文学之路是
一条比羊肠小道还坎坷的道路，但
是文学所拥有的拯救与宽容的力
量，远远大于生活的艰难。因为没
有更多的绿化经费，爱美的老教师
就带着我们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里种
满了红的黄的晚饭花。晚饭花开
了，就意味着要放学了。然后，晚饭
花就成了我的学生，我的读者，我的
伙伴，我就捧着汪曾祺的《晚饭花
集》对着晚饭花朗读，这是一本我读
了不下 50 遍的书。汪曾祺先生那
些有晚饭花香的文字，就这样一颗
颗种到我的生命里了。除了汪曾
祺，留在我生命中的还有施耐庵的

《水浒传》，儒勒·列那尔的《胡萝卜

须》，古尔布兰生的《童年与故乡》，舍伍
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奈保尔的《米
格尔街》，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

中国教育报：15 年的乡村教师经
历，使你的生命有了哪些不同？对你的
阅读、写作产生了哪些深刻的影响？

庞余亮：我学会了等待，学会了
积累，同时也学会了耐烦。我从一个
急脾气的小个子，变成了一个慢性子
的小老头。我还学会了尊重文学。我
们每个作家的生活素材就那么多，如
果匆匆写就，我觉得对不起生活，对
不起自己，更对不起文学。《小先生》
最初的素材有 50 多万字，第一稿有 28
万字左右，可以直接出版，但我觉得
不满意，继续修改，并在修改中更加
理解了文学的辽阔。为了无限接近这
种辽阔，我的修改时间变得很漫长，
前后又花了 15 年左右，《小先生》 也
从28万字变成了现在的12万字。事实
上，这样的积累是非常有意义的。

中 国 教 育 报 ： 你 的 作 品 涵 盖 散
文、诗歌、小说等不同文体，你曾
说，当教师的 15 年，也是完成各种文
体的自我训练的 15 年。请具体谈谈训
练的方式和过程中难忘的事件。

庞余亮：对我来说，各种文体似乎
没有任何障碍。文学首先是自娱，然后
才娱人。当我喜欢写小说，那我会一头
扑进小说中。当我需要写儿童文学，那
我会一头扑进儿童文学创作中。这当
然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年轻时要完成足
够的自我训练。在最寂寞的青春时代，
我一直在训练自己，我相信“1万小时定
律”。寂寞其实不是惩罚，也许是命运
的恩赐。1985 年 8 月，我离开了拥有图
书馆的师范学校，毕业之前，一位老师
告诉我，你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
构，要学会成长，就得逼着自己读书，给
自己补上社会学、史学、哲学和心理学
的知识，除此之外还得把目光投向亚洲
文学、欧洲文学和美洲文学。因为我父
母均是文盲，家里几乎没有藏书，乡村
学校也没有藏书，因此当老师后，我把
大部分工资都用于购买书籍。这么多
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阅读，在阅读中
我学会了对我所爱的文学作品进行“拆
解”和“组装”。就这样，在做教师的 15
年中，我完成了各种体裁的自我训练，
我不想辜负我面前的时间和生活，更不
想辜负我热爱的文学。

做校园落叶的捡拾者

中国教育报：请结合自身经验，
谈谈读书写作对教师成长的意义；给
今天的教师提些建议。

庞余亮：教师的成长应该是持续
性的。没有阅读，我不会成为现在的
自己。读书有两个想不到的作用：一
是可以自以为非，一是可以成为自
己。第一个“非”，是界限。不断通过
读书拓展自己的界限，也可以带着学
生一起奔向更高的海拔。教师要做一
个有心人，做一个校园落叶和落果的
捡拾者。校园里的师生故事，写下来
就是财富。积累多了，我们都会是命
运的富翁。

我 推 荐 两 种 我 自 己 总 结 的 读 书
法：第一种是不求甚解读书法。不求
甚解不是讲态度，而是一种读书策
略。当你翻开一本书，如果你不理解，
那可能是你的见解、你的知识储备暂时
还没达到和这本书的作者平等对话。
但如果我们读完了，生命的神奇性就到
来了。很多不理解的部分，会在你生命
里无意中发芽生根，我们的精神海拔会
在无数个不求甚解中悄悄长高。我就
是这样读完了普鲁斯特厚厚的《追忆似
水年华》七卷本和乔伊斯天书一般的

《尤利西斯》。第二种是死皮赖脸读书
法。茫茫书海，遇到一本好书不容易。
如果你爱上了一本你喜欢的好书，就
坚决不要放过它。只有不轻而易举地
放过它，你才能体会到它的妙处——
每一次重读都会有新收获。我曾把苇
岸的 《大地上的事情》 读了不下 50
遍，金圣叹评点版 《水浒传》 读了不
下 30 遍，每次阅读都有启迪，我再对
照自己的创作，这样就能克服写作的
缺点，获得进一步的成长。

中国教育报：你如何看待自己曾
经的“教师作家”身份？对现在活跃于
校园里的“教师作家”有什么要说的话？

庞余亮：作家就是作家，并没有
专业作家和业余作家之分，也没有教
师作家和非教师作家之分。写出好作
品，应该是一个作家的唯一梦想。如
果真的要提建议的话，那就是我们教
师职业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一定
不能有“围墙”。比如偏向教学、教
育，教化的味道很浓；比如简化了生
活的复杂性，把素材和人物从立体简
写成平面。文学是讲人性、讲命运、
讲美学的，它相对于太阳下的事情来
说，是月光，是梦。写月光、写梦，
就得在写作的时候，回到人本体中
来。回到最初的出发点，重新挖掘生
活，肯定会有大的惊喜和收获等待着
我们。

本文配图选自 《小先生》（人民文
学出版社2021年6月）

书人访谈

““小先生小先生””庞余亮庞余亮
本报记者 王珺

庞余亮 1967年生，现居江苏靖江。著有长篇小说《薄
荷》《丑孩》《有的人》《小不点的大象课》，散文集《半个父亲
在疼》《小先生》《小虫子》《顽童驯师记》，诗集《比目鱼》
《报母亲大人书》《五种疲倦》，童话集《银镯子的秘密》《躲过
九十九次暗杀的蚂蚁小朵》等。曾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第
七届柔刚诗歌年奖、第九届冰心散文奖等。

庞余亮曾经做过15年乡
村教师。

1985年，师范毕业的庞
余亮被分配到江苏兴化水乡深
处的一所乡村学校，因为个子
矮、年龄小、长着一张娃娃
脸，孩子们都喊他“小先生”。

“《小先生》集中了我所
有的写作才华。我写诗歌、写
童话，好像都是为这本书做准
备的。15年的粉笔字，15届
学生的笑声，15个春秋泥操
场上的露珠都在这本书中
了。”庞余亮说。

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
《小先生》—— 一部写在备课
笔记背面的“教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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